                        曹劌論戰外傳
清陽曲牽線

沙!沙!一條瀑布劃破山峰.潭水更恨恨地吞噬綠油油的青草,形成一條清溪.清溪中有幾個小孩子正在暢遊.

蕭聲一鳴,山中飛禽齊驚.一名老者吹著蕭乘著 一葉扁舟飄過清溪.一個若莫十歲的小孩看得出奇,就先那老者游去.老者想小孩微微一笑.小孩老實不客氣地爬上扁舟,說:「老伯,您這蕭聲很動聽,叫甚麼曲名?」那老者笑咪着眼,道:「這曲叫“清楊曲”,你想學嗎?」小孩如獲至寶的回答:「好丫!」老者正經地說:「你知道嗎?你至少要學十年的時間.」小孩皺着眉頭考慮了一會兒,回頭道:「老伯,我自小父母相亡,終日寄人籬下,受別人欺負…我老早便想離開啦.」老者道:「我想再過不多年,這首“清揚曲”必隨我入土,世人再也聽不到啦,你叫甚麼名字?」小孩聽出老者話中有意,就立刻跪下,說:「徒兒拜見師父,劣徒曹劌.」老者見曹劌甚為聰明,喜道:「好!好!好徒兒.你這隨我到八陣竹林吧!」

這一日,一老一少攜手上岸.那老者道;「劌兒,翻過前面的花狐谷便到八陣竹林啦.」曹劌道:「是.」滿懷好奇心.

嗖!嗖!兩枚飛鏢先後疾至, 曹劌驚呼.「何等小賊竟擋老夫之路?」,老者隨手一接過一鏢.跟着射出.把第二枚飛鏢打下,第二枚飛鏢飛向草叢.「啊!」的一聲,只見一躺下,一動也不動,顯然已死.劌又驚又喜,不知師父竟是曉武之人.突然,七名持刀黑漢,從草叢中跳出.帶頭的一名黑漢乾笑幾聲道:「風行雲老頭兒.十年不見.風采依然.」曹劌想道:「原來師父名諱風行雲.」只聽風行雲笑道:「老夫以為是誰,原來是黑龍八英.」帶頭的黑漢恨道:「老賊,今你殺我六弟,我七兄弟必報次仇..」曹劌踏前一步,怒道:「黑蛇八怪,明明是你們想殺我師父.竟然含血噴人.另一名黑漢大喝:「哪來的小雜種啊,我們是黑龍八英,哪容得你個小雜種胡說啊.」曹劌笑道:「小雜種罵誰?」那黑漢又答:「小雜種罵你.」曹劌笑道:「哦.原來是小雜種罵我.」那黑漢知道受騙了,言上吃了大虧.已起殺意.突然.一枚飛鏢射向曹劌.一聲清嘯,飛鏢粉碎,跟著那七名黑漢相繼倒下. 曹劌不知他已經在地獄走過一轉.也不知那七黑漢如何死去.只聽得風行雲說:「劌兒.走吧！」途中.劌問道:「師父,那七人何以死去.」風行雲笑道:「小賊不能聽得蕭聲,所以死去.」劌知道師父不肯說.自己也就不問了….

不久,一老一少走進竹林,不久,只見竹樹旁立有石碑,石碑上寫着“八陣竹林”四字. 風行雲回頭想曹劌道:「緊跟著我,別迷路.」曹劌回道:「知道啦!」心中想着:「只有一條路,何以師父那麼說呢?但師父這麼說,必有其理.」只見雲走到路的一半,隨即轉右走, 曹劌急道:「師父,路再前邊啊.」風行雲似乎聽不見劌的話,再過十丈,再轉左走,這樣反覆,有時也轉右再轉右….. 風行雲突然止步,只見一間竹舍倚山而築.竹舍前建有一條橋,橋兩旁有條清溪.別有一番風緻. 風行雲問道:「劌兒,剛才你為何取弄黑龍八英啊.」曹劌認真的回答.說:「徒兒聽他們想害師父,所以我就上前罵他們.」風行雲見曹劌小小年紀竟有如此之心.甚為欣慰,說道:「劌兒,你先到竹舍休息,明早再談.」劌應道:「是！」

督!督!督!傳來敲門聲,跟著聽得風行雲說道:「進來吧!」只見曹劌推門而入,雙手捧著以盤清水, 曹劌把毛巾扭乾,遞給雲, 風行雲摸着曹劌的頭說:「難為你了」曹劌道:[這些工作我平時做慣了.況且您是我師父,徒兒服侍師傅是天經地義.」風行雲微微點頭道:「孺子可教也」

早點完畢後, 風行雲帶着曹劌來到竹舍後的練武場.練武場封塵日久,顯示師父很久都沒到來.奇怪的是.在樹下竟有一把只有兩來多寸的竹劍.只聽得風行雲說:「劌兒,你本有一個師兄的,但他竟然譚慕虛榮背叛師門.」說到這裡氣的師父臉紅耳赤.只聽他續道:「師父名叫風行雲.這個你應從黑龍八英得知了.江湖上朋友給我面子.外號“陣瀟拳三聖”我一生縱橫江湖無怨無恨.獨來獨往.誰不知竟收下一個不肖徒,昨天的黑龍八英便是他所指示的.我近幾年到處打探他的下落.無奈總是不從人願.我恐怕百年歸老後,再也無人能制服.曹劌誠懇地道:「師父,弟子定必專心修練,不敢有負所託,不知那…..那叛徒名諱甚麼?」風行雲恨恨地道:杜基.」原來風行雲以陣法.奪命蕭.斷脈拳稱霸於武林.但性情怪僻.獨我獨行.亦正亦邪.本想傳藝杜基後,自己便可以安心歸隱,不料杜基不成器.雖練得一身好藝,但心術不正,後來更背叛師門,偷走風行雲的「鬼魅真譜」離魯投齊.憑著一身技藝當上大帥.成就一日千里.他怕師父會追殺他;故到處吸納武林高手.雖知他們武功不濟.但意圖想以多勝少.雖時常派人來犯.但終究無功而回. 風行雲眼看杜基越發猖狂,立心除之.雖到處找尋下落.終究不能如願,那一天,剛好路過魯國,眼看魯國景色怡人.故吹簫舒怡,卻不知引來了曹劌, 風行雲見曹劌根骨精奇,又恐怕自己一死.再也無人能夠制服杜基,立意收曹劌為徒.傾囊相授.
                              花自飄零水自流

柔和的蕭聲在山涯之巔鳴着.猶如行雲流水,伴着大自然的聲音溶和奏著,這首曲不是「清揚曲」是甚麼?正在吹簫的是一位二十歲的英俊少年,知見他修長的烏髮,左右兩邊份,流有一條髮梢,身穿一件數十個補丁的灰長衫,只見他突然躍高十數丈,身軀自轉着,身法之美不能言喻.但蕭不曾斷絕.跟著左腳跟踏着右腳尖從直峭的山徑滑下,難道是天兵神將不成?這人正是曹劌.

突然,不知哪來的琴音奏出,彈得雖不是「清揚曲」,但音韻卻與「清揚曲」附和,尤如互補不足一般,曹劌因修練上乘武功心法,耳目之靈敏較平常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隱約聽到琴音有竹林外傳來.但在再聽聽,竟是已到竹舍前,身法之快,匪夷所思,只見一名老者正大聲讚道:「好一招降天梯」曹劌此時身已差不多滑到竹舍頂.突然雙腳瞧着山涯一踢身子凌空飛向那老者.那老者隨意拾起地上的竹葉射向劌,竹葉離曹劌三寸處, 曹劌覺得勁風削面.好一個曹劌,在百忙之中突然使出下墬式.竹葉在頭頂勁削而過. 曹劌雙腳踏地,蕭聲甫畢.

「哈哈!余兄怎麼跟小徒開玩笑啊!一把蒼老的聲音從竹舍中傳出,那姓余的說:「恭喜風兄收了個好徒兒.」「哈哈~」風行雲已推門而出,拉着曹劌得手走向那姓余裡去.說:「劌兒,快拜見余雲生,余師叔.」曹劌踏前一步,鞠身道:「小侄拜見余師叔.師叔您的琴藝令小侄自慚形穢」這句話令余雲生眉開眼展地說:「哈哈!風兄,你這徒兒精巧得很呀!若說不是你徒兒,打死我都不信.」說後,竟自從腰間拿出一壶就來喝. 風行雲笑道:「余兄,十多年不見,你壓根底兒都沒變,還是這樣喜歡開玩笑.」曹劌見這兩老頑童多年不見,必有很多話要說.自覺不應打擾.於是入內準備酒菜.

[賢侄,你蕭武出色,想不到你做菜也是不遑多讓.」余雲生說道. 曹劌笑道:「余師叔誇奬了.」風行雲微笑不語.突然,只見余雲生正色道:「雲兄,我今次來除了與你兄弟相聚外.還有另一見大事要相告.」風行雲甚少見余雲生有這等表情,知道是大事情.答道:「願聞其詳」風行雲說道:「你知江湖誰的惡名最響?」余雲生不待風行雲回答,就說:「是杜基！」這句話一出, 風行雲師徒二人都一顫. 余雲生續道:「杜基離魯投齊此乃賣國之罪.他更吸納江湖上惡名超彰的小人為伍.殘害武林,更想藉此本未倒置,反過來籌劃攻打魯國意圖博取齊桓公的寵信.」風行雲氣得七竅生煙地說:「這孽徒竟敢做這等事來!」一掌拍在桌角,登時斷了一塊, 曹劌跟隨師父十多年,何曾見過他發這麼大得脾氣?不禁心也慌了起來.只聽得余雲生勸道:「雲兄,你稍勿動怒,讓我說下去.」風行雲「嗯!」了回答. 余雲生道:「於是魯國以張德敬為首的俠士在清明紛紛召開「殺雞大會」企圖聚集群雄之力,以伏殺杜基,但以我看來,以他們之力還是不行.」說後黯然. 曹劌辨人於色道:「余師叔有話直說,勝敗豈予在一時之間的.」風行雲聽到曹劌之言,驚道:「難道….難道余兄見過孽徒?」余雲生緩緩地說「何止見過阿,我還折在他手上.老實說,杜基的武功,絕不在你我之下,不過我看還有一人可以制服杜基.」風行雲奇道:「是誰?」余雲生含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說後.兩人直看曹劌. 曹劌又驚又喜,道:「我行嗎?」余雲生笑道:「我看你生性聰明,根骨精奇,實為學武的良玉.」風行雲聽到余雲生有

意傳授武功于曹劌,故向曹劌道:「劌兒,還不為師叔添酒,謝過師叔的授武之恩.」

曹劌領意,立刻道:「謝師叔授武於愚徒.」余雲生聽後,哈哈大笑…
翌日, 余雲生攜曹劌之首走道練武場說:「劌兒,你師傅在拳腳功夫上最擅長斷脈拳.你使出來讓我看看怎般斷脈.劌早己對這套拳法滾瓜爛熟,不外乎腳步和拳式合一.曹劌道:[有潛了.]腳步按著天干地支的方位行走,突然腳步奇速,離余雲生只有二丈之遠.曹劌左手自右向左環胸,甫地右拳一伸, 余雲生感到勁風刮面,只見余雲生左掌緩慢拍出直至拳掌差不多相交之際. 余雲生的左拳甫地向下斜翻,隨即向左微推,登時化解了曹劌的開門見山. 余雲生不等曹劌有喘息機會,右拳甫地直擊曹劌左胸,曹劌橫伸左手相擋,啪!地一聲,曹劌微退半步.曹劌越打越快,快到看不見,而余雲生卻越來越慢.曹劌越想越不明白拳法快而掌法慢,拳法何以會敗呢?

(注:只是曹劌缺少臨敵經驗而已,否則勝敗也不知是誰?而余雲生又是武林中罕有的高手,自然落敗.)

    兩人如此鬥了百餘招,曹劌甫地雙腳一伸.使出上天勢,陵空打個翻斗,頭下腳上.眼見余雲生避無可避,好一個余雲生,踏後一步雙手斜接雙拳.曹劌怕余雲生受傷,於是勁力收回三成.誰知被余雲生的花落石沈,噗的一聲,雙拳剛好打在地上的石块.石块登時變得粉碎.曹劌暗叫慚愧, 余雲生順勢在曹劌背上輕輕拍一掌,使曹劌下降力瓦解.曹劌雙手撐地跳起.抱拳道:多謝師叔手下留情. 余雲生笑道:剛才若非賢侄減輕功力,恐怕我這副老骨頭也受不來呢!余說道:[劌兒,今我授你流水步與飄零掌.]曹劌跪下又驚又喜地道:[謝師叔!]曹劌聽師父說余雲生的飄零掌乃武林中一大絕學,而流水彥更是舉世無雙的輕功.叫曹劌如何不驚不喜?只聽得余雲生說:[顧名思義,流水步的步法應似流水般變法不定,時快時慢,是湧時靜,湧時以先機,靜時以逸待勞.]曹劌天生靈敏,一聽便明其理:[是!]只見余雲生的步法隨着口訣而行.水湧時凌厲,水靜時自在;忽快忽慢,看得曹劌眼花潦亂.教完一遍後,曹劌已明其理,把口訣與步法一同運用,自不能如余雲生一般的飄逸,卻也使得其形與實. 余雲生見曹劌聰明絕頂,一下子便學會甚是欣慰.於是說道:[跟著的是飄零掌.]余試演一次後,曹劌又是一下子學會了.

只聽得余雲生道:[若把流水步與飄零掌分開這樣威力不甚大,但若一起使用威力便大增.]口訣是[花自飄零水自流]曹劌應道:[是!]

    這一晚兩老一少正共用晚飯,曹劌向二人問道:[師父所教的是剛猛一門,而師叔的是柔和一門.我要怎生才能把剛柔混和為一起.]此言一出,兩老又驚又喜，想不到曹劌小小年紀在武學修為已有這等成就，只聽得余雲生道:「風老兄,看來我們是老了,長江後浪推前浪。」風行雲欣慰地笑,道:「劌兒，你有這等成就，為師的都深感欣慰。但現下的大事為重，下月便是清明，你去看看，你總不能一世都留在山中，殺雞大會是怎生樣子，和你應去救魯。」曹劌急道:「師父，弟子要侍奉您到終老。」風行雲怒道:「師來向來獨來獨往，大丈夫應權分輕重，將來出到外面，人心險惡，你可要多加小心呢！」

只聽得余雲生道:「以賢侄的聰明這點我倒放心，怕的是他多情。」

曹劌眼見非下山不可，道:「弟子自當謹記於心。」說後分別向兩老跪下三拜。

                          相逢只恨不合時

翌日，拾好包袱，手持玉蕭向兩老辭行。當曹劌出了八陣門林後，遠處傳來風行雲、余雲生的蕭琴音。這 一 日，曹劌回到故鄉曲埠，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不知不覺地信步走到清溪，這正是他與師父相遇的地方。曹劌想到十多年來與師父相依為命，今竟離別，在正自傷愁之際，忽聽到琴音自上游瀑布那一邊傳出，這琴音正好像為他解愁一樣。曹劌人小好奇心重，於是施展流水步奔向琴音處……一會兒，到了瀑布，只見一名少女坐在瀑布底旁的一塊大石頭，正直悠悠的撫琴曹劌看這少女美得出奇，烏黑欲滴的長髮，鵝蛋臉，清澈的一雙大眼睛，櫻桃小嘴，穿杏黃色的彩衣，宛如仙女一般的美,亦好勝心起，於是拿出蕭，蕭聲一響，那少女微微一震，琴音稍變，少女隨即鎮靜撫琴，慢慢地琴蕭附和，宛如一起排練過一般，兩股的旋律同出一徹，令人聽出耳油。這一男一女的琴蕭和奏比起余雲生和風行雲的自是不能同日而喻，但卻別有一番風緻。

    自正和奏期間,曹劌走向那少女,兩眼直望那少女,竟連蕭亦忘記了吹,那少女嫣然一笑,曹劌自知失態,於是不敢再望她.奏畢,曹劌說道:(在下曹劌獻醜了.敢問姑娘高姓大名?)

那少女回笑道:[曹官人蕭聲之妙有幸聽到乃奴婢之福,奴婢杜月兒.]曹劌道:[原來是杜姑娘.看杜姑娘不像是本地人?] 杜月兒回道:[正是,我......]突然見到遠處有七個人高呼:[杜小姐!!]曹劌見這些都是身懷武功之人,竟自不弱.杜月兒急道:[曹官人你快走,若給他們見到你就不得了啦!]曹劌奇道:[為什麼?]杜月兒急道:[來不及告訴你,今晚微山湖見.]說後推著曹劌.曹劌見她這等表情,亦不得不走,說道:[今晚微山湖見.]說後飛奔而去.

    曹劌走到市區,微有餓意,走到一間英雄樓的茶樓.小二見看到曹劌身穿寒微,瞧了一下白眼,竟自走開,不過來招呼.曹劌亦不多計較,走到一空桌坐下.

聽見鄰桌的兩個看年正自談話.只聽到左手邊的一個說道:[呂兄,看來咱們的日子不多啦!齊軍一到,魯國必亡.]姓呂的說道:[陳兄,事情亦未至於這般糟.聽說,一些武林俠士在今月清明於城西的張家莊開個殺雞大會.] 姓陳的問道:「這殺雞大會跟齊軍攻打國家有何關係。」姓呂的驕傲的說道:「原來的齊恒公之所以攻打魯國，乃是杜基所煽動，聽說杜基此人武功既強又工於心計。」姓陳的恍然大悟地說:「原來如此，這樣說若殺了杜基，就可能可彌救這場禍？姓呂的答道:「正是如此，所以武林俠義道，所開的殺雞大會，便是為了籌劃殺杜基，「雞」與「基」同音，不是殺杜基殺誰？」姓陳的壯氣地說:「就算殺杜基不成功，齊軍一到，我們都必須共同抗齊，以報陛下平日對我們百姓之恩德！」姓呂的於起身大聲道:「好！寧為沙場死，勿做亡國奴！」樓中的客人們聽後都大聲叫好。

    曹劌買過灰長衫，草草吃過晚飯，便直奔到微山湖。此時正值春天，垂柳立邊，綠茵橫坡，湖的中央築有亭子，名為微山亭，峨眉般的月亮在水中更具風緻。「請問前方穿長衫的可是曹公子？」一名丫環問道。曹劌上前道:「正是！」丫環道:「請上船，小姐正在微山亭相候。」曹劌道:「有勞姐姐。」那丫環道:「又有什麼有勞沒勞的。奴婢只是受命的而已。」曹劌逗著她道:「若不是姐姐你叫我，換了別人我可不上啦！敢問姐姐芳名?」那丫環噗的一聲笑，道: 「紫容! 」 沒多時，船己到微山亭，只見杜月兒正相迎曹劌坐下。曹劌向來豪氣，問道:「敢問杜姑娘白天時，何故叫我離去？」只聽得杜月兒唉了一聲，道:「這是我爹的命令，若有公子接近我身邊，我爹的手下，便會殺之，所以……所以我…..」說到這里杜月兒藏下紅臉。曹劌不了解少女的情懷喜道:「妳是關心我。」杜月兒聽後，更是臉暈飛紅。「不如我為公子彈奏一曲。」杜月兒說著。曹劌喜道:「正有此意，但不知從何奏來。」

    於是杜月兒首先撫起琴來，琴音更醉於醉酒，正當曹劌聽得入神之際，突然轟！一聲有四艘船分別從亭子的四面撞至。曹劌被驚醒，只見四艘船中跳出七人出來，其中更是一名十七八歲的女子。曹劌恨他們破壞了雅好的氣氛，低見的又不是白天時的七人，回頭向杜月兒問道:「這是你爹的手下嗎？」杜月兒驚道:「才不是呢！」那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大聲喝道:「給我滾開。」曹劌笑道:「不滾又怎地？」其中一名男的說道:「何師妹，何須跟他說這麼多，一劍便了事。」說著遲，那時快，一劍已經刺向曹劌，杜月兒見狀大禁驚呀一聲。誰知曹劌身法奇快側身避過，跟著一掌拍出，那男的飛身下湖。這時誰無不大驚，一個小子竟然身懷絕技。跟著只聽得姓何的驚叫著:「花師哥，花師哥。」姓何的怒著:「臭小子，你竟殺了我師哥！」跟著雙手一揚一連發出十數枚飛鏢射向曹劌。此時亭中狹窄，不能避開，就算能夠避開，他身後的杜月兒定必斃於鏢下。眼見曹劌將斃於飛鏢之下。曹劌突然抽出竹蕭，蕭聲一響十數杖飛鏢盡皆粉碎。曹劌用的正是他師傅當年吹蕭粉碎黑龍八英飛鏢的絕技。這一驟變，其餘的人知道非曹劌對手，轉手欲逃。曹劌恨他們破壞他與杜月兒之間的相聚一刻，甫地使出流水步，在他們之間遊走，同時竹蕭再擊對方的穴道。杜月兒看到了曹劌的身手又驚又喜的。

   「小姐，你沒事嗎？」只見是白天看到的七名隨從。杜月兒急道:「曹大哥，你快走。」曹劌聽到杜月兒叫自己為「曹大哥」，心中很是歡喜，自是什麼都答應。曹劌笑道，「月兒，我們何時才可再見？」杜月兒臉上一紅，柔聲地道:「曹大哥，你先行離去，來日方長。」曹劌一想不錯，說道:「好！」說後，跳上後面的船隻，此時已是深夜，靜悄悄的，無人發覺。 

                   殺雞大會—群聚張家莊

曲埠的街上，熙來攘往，為的正是走向祖兒的掃墓，這天正是清明了。

     曹劌早早的便到了父母的身葬地方，為父母新立墓碑，除草。待做完一切事儀方到城南的張家莊。」曹劌走到張家莊門前方知要英雄帖。所謂人急智生，曹劌竟自大擺出架子走入，只見守門的說道:「公子，請拿出英雄帖。」曹劌揮揮衣袖，說道:「我沒有什麼英雄帖。」守門的怒道:「臭小子，那快滾。」曹劌裝怒道:「臭小子，你叫的嗎？應該是你老爺叫的！」守門的聽到這句，問道:「為何只有老爺才可以叫的？曹劌故作神秘向後望望，然後把守門的推在一邊，把嘴揍過他的耳邊說:「我是他的私生子。」守門的聽後點點頭。原來那張敬德的老不死，雖以俠義自居，但年青時卻是個多情種子，故守門的對曹劌的話有點相信。側身避過，說道:「請內進。曹劌見自己施計成功沾沾自喜。曹劌內進後，只見一名接見的老人走來，笑道:「歡迎蒞臨張家莊，閣下好生面口，不知是那一門下的。」曹劌隨口道:「隨意門的。」說後哈哈走進客廳。那老者仍自言自語地說:「修羅門我倒聽過，隨意門卻不曾聽過，莫非是近來新掘來的門派？」

   曹劌進到廳上，只見坐無虛席，坐著的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人物，身後都站著十多名弟子，曹劌卻找到一張空上席位坐下。內堂的人毫無不詫異地注視著曹劌，曹劌竟如視而不見，竟自捧起供上的茶喝下。

   (鄰席坐的一位老人看得有趣，問曹劌道:「恕老夫眼拙，不知是何派的?」曹劌只見這老人仙氣道骨般，全頭銀絲，額頭微微凸起，長長的眉下，兩目有神得出奇。曹劌想起師父曾說過修羅門的內功修為高深之人，其額頭部必微微凸起。而修羅門有此修為的只有薛克一人。曹劌笑道:「原來是薛老前輩，晚輩無門無派。只因身為魯國人,便有天救魯之心.薛克眼見曹劌決不肯說出其師承何人.也就不便相詢.

此時,一名英氣十足的壯羊男人由內堂出來.隨他出來的是一名老人.曹劌一驚.世上竟有這樣的人物,只見那老人黝黑的肌膚緊貼著骨頭---廋得枯乾兩雙大得異常的眼睛卻是無神.身穿一件大長袍給人有了被一推即倒的感覺走起路竟如腳不著地.難道是鬼不成?

只見那迎客的迎著那個老人走到曹劌跟前廳上群雄歡呼原來這壯漢正是人中龍張德敬.只听得張德敬道:不才很有幸各路英雄屈就寒舍.有人答道:大家都是自家人.張大俠行為客氣.張德敬正色道:眼下我國疲弊.齊國欲侵.只因杜基狗賊從中作梗.故不才設下殺雞大會.以彌救這場災禍.只听得席上的一名中年女子道:杜基惡賊我馮曉彤必殺此人.說後廳中各路人馬紛紛附和.張德敬揮一揮手道:今群雄盡集眼見杜基狗賊必,但蛇無頭而不能行,故我想在眾挑選一位德行武功皆高之人為盟主.廳上的人紛紛點頭議論,這時已有人道:張大俠論到德行武功你乃我輩所欽敬.今日你又是主人家.乾脆你當上盟主,我敢言無人不服.說後廳中人紛紛叫好.只听得有另一人說道:張大俠雖好但畢竟尚有算年輕.若說到行事老練.我看還是陰陽手薛克薛前輩.說後,方上的人都覺不無道理?交頭接且紛紛議論.

曹劌眼見.站起身暗運內功緩道:[席上各位英雄的德行在下不敢置疑,但武功總是有高下,依在下之意,不如來個比武,以便選出盟主.]曹劌說這話聽來輕鬆.但眾人都如近處聽到一般.眾人見這話乃出自少年之口.無不嚇然.回頸望向張德敬.見到張德敬身旁的那老人雙目持發精光那像剛才的柔弱樣子,但稍一即逝.只听得張德敬道:[少俠所言什是.張德敬說後,指著身旁的那老人道:蔽莊有幸請得.泰山摧花老叟老前輩.]此言一出年輕一輩的竟如聞所未聞,但年老一輩的和曹劌欲是又驚又喜.曹劌曾呻師傅說過,當今世上在武學修為他只佩服泰山摧花老叟.摧花老叟原乃武林泰山北斗馮曉彤自創的一路摧花手傲行於武林後來不知何因不再下泰山.如今到這會上自是這會上,生色不少.此時,曹劌不禁流露尊敬之心.張德敬道:[各路英雄為今天之會奔波勞頓,請稍作休息,明天一早再到會武場選出盟主.]於是各群雄由待客的紛紛迎入廂房.
                           摧花老叟

這一晚,曹劌在床上輾轉反側,於是他穿起長衫,走出房外,施展流水步輕輕地向對面築得較為祟高的廂房馳去.剛到房外,只聽得有把蒼老的聲音說道:"進來吧!"曹劌一驚,此時他的流水步有余雲生的七八成火侯,但頗自被摧花老叟發現.於是曹劌推門而入,只見摧花老叟坐在椅上,曹劌鞠身道:"晚輩拜見老前輩."摧花老叟打量一下曹劌,說道:"我就知道你會來,卻想不到你竟要我相侯多時."曹劌惊道:"不知......"摧花老叟笑道:"不知我怎生知道你來嗎?今天我見你小小年紀,竟身懷絕技,猜應是得與我同輩之人所授."曹劌接道:"而師父自必有向我提到武林中人與事,師父說前輩是他唯一敬佩之人,前輩的事自是不能不說."摧花老叟聽後呵呵大笑.曹劌不待他問,道:"師承風行雲."摧花老叟哦的一聲道:"原來是風老頭的高足,風老頭真教人羨慕.但你的輕功卻又不是風老頭."曹劌應道:"前輩高明,這是余雲生師叔的流水步."摧花老叟道:"小小年紀便身懷這等絕技,難得!難得!"說後,摧花老叟倏地抄起桌上的一集杯子,投向曹劌.曹劌大驚,隨即鎮定,眼見杯子來勢老奇速,夾帶勁風,刮得臉生痛,曹劌急矮身避開.摧花老叟不待曹劌穩身,竟是鬼一般飄向曹劌,一招平易無奇的單掌輕輕地拍向曹劌,曹劌此時矮身子,眼見摧花老叟這掌自頸上拍下,曹劌右拳上舉,誰知當掌接觸之際,發現掌勁與拳勁一般,曹劌微使上舉,發覺掌勁又增加,竟絲毫進佔不得.曹劌使勁,摧花老叟的掌勁隨之而增.曹劌賣個精巧,把勁白稍降,見掌亦稍降.曹劌見摧花老叟已微笑,顯是嘉許之意.曹劌於是逐漸地減少內勁,直至沒有.只聽摧花老叟道:"不怕力萬重,身如空氣搬不動,不懼刀劍鋒,心如止水密更空."曹劌聽後若有所悟.只聽得摧花老叟道:"曹劌,用你生平所學都使出來吧."曹劌知他有意指點武功,道:"有請了."說後,流水步輕輕地走向摧花老叟,使出飄零掌,正是花自飄零水自流,煞足好看.摧花老叟:"妙極."平平無奇地伸手打向曹劌,曹劌大驚,撤開拍出的掌,手掌自下向上穿過胸前,使出斜風掌,把摧花老叟的一招格開.誰知摧花老叟被格開的手掌倏地橫側貼著曹劌的手側,跟著劈向曹劌的臉部,曹劌急躍向後避開,誰知摧花老叟如影隨形,這掌還是劈向曹劌,曹劌側開頭,使出一招被天驚石,去勢奇速,一拳擊在摧花老叟身上,誰知力如入水中,猛把勁力反推曹劌,曹劌腳步轉為天十地支步擺出下墜式,身子微微一晃,隨即使出落花掌,摧花老叟隨手用袖子向上一揮,掌拍出袖中,袖子不受力.曹劌雙手探出,摧花老叟飄後避過.

如此,二人相鬥二百多招,無論使出什麼奇招,摧花老叟還是隨手化解.只見曹劌的流水步猛地急進,使分手開化, 摧花老叟右腳甫出,踢開劌雙手,速度之快,竟如同一時間, 摧花老叟不待右腳下地,右腳向前一伸,踢中劌,劌退後半步.曹劌合手道:「謝前輩腳下留情.」只聽得摧花老叟諗道:「以動止靜,以靜制動;無勝有,化萬千,隨意也.」說後,走到床上竟自睡覺.劌自知不便多加打擾,走到門外輕輕關上門.一陣清風吹過,曹劌自道着:「隨意.」
                              眾武會埸上

翌日,群雄齊集會武場,只見張走上台.向場上的人一揖,說:「今日雖非以友會武,但比武亦應點到即止.不知哪兩位英雄先上台.」說後,走下台.這是,有一名壯漢走上了台,朗聲道:「在下飛虎,不知哪位英雄上台賜教.」只見一名青年手持長劍飛躍上台,叫道:「在下向仇惡領教楊兄高招.」說道,竟不待楊飛虎回答,就甫地劍脫鞘制向楊,楊拿刀格劍,向跟着劍話一散,煞是好看,台下群雄紛紛叫好,劌暗暗好笑:「劍招雖好,可是勁力不足.」只聽得「噹!」一聲,刀劍互擊,長劍被震飛.楊合手道:「承讓.」如此以下數十場皆是武功平庸之輩.劌眼見群雄何只數百,如此比下,不知道何年何月才完結.

此時.又有一人被踢下台下.劌正想上台,就在這時,只見一名中年女子跳上台,道:「馮曉彤領教兄台高招.」只聽得有人道:「此人正是萬手觀音馮曉彤. 」曹劌心想道:[原來這中年女子便是馮曉彤.]馮家暗器乃武林一絕,曹劌自是聽得師父說過.只見馮手一揚,一块形狀奇異的暗器飛快射出.只見這暗器滿身長剌,活是剌猬般. 只見那壯男一躍避過,正欲上前還擊.誰知.波.一聲,那壯男倒下.原來暗器有回勁之妙. 
劌暗道:這女子武功雖平庸,暗器技藝竟是不可小覤,難怪馮家在武林享名多時.

馮一記暗器打敗剛才連敗十名的揚.台下轟然叫好.只見那壯男被人抬下去.
倏地，人影一晃，只見薛克已站在台上。台下歡呼聲良久不絕。薛克合手道:「馮姑娘，看看老夫雙手能否接下一招。」原來馮曉彤雖然三十多歲，但因承襲祖傳暗器，別人一聽馮家，那敢高攀，馮曉彤亦無驚天相貌，故至今仍是黃花閨女。

  只見馮曉彤隨手一揚，三枚飛鏢飛向薛克，眼看薛克從容的站著，直至飛鏢離身不過三寸，薛克雙手在胸前圓環擺動，奇怪的是，飛鏢竟如受薛克控制一般隨著他的雙手打轉。「好一招轉水如渦。」薛克跟著雙手分開使出陰陽奉送，三枚飛鏢凌空反射向馮曉彤。只見馮曉彤隨手接過三杖飛鏢，再者右手一揚把接過的飛鏢打回，隨即左手又再一揚，竟是七枚針子，針子雖是後發，卻是先至。薛克使出陰手以陰勁把十枚針子打下，隨即以右手出陽手以剛的破空勁再次把三枚撥回。三枚飛鏢在空中發出’嗡嗡’之聲，馮曉彤不敢硬接，側側身子避開了。猛地吒喝，雙手連揚兩次，竟是七七買十九支針子射出，台下紛紛喝采，眼見薛克不能重施故技，倏地見他如絞龍般凌空跳躍起六七丈，不待馮曉彤出招，便以左手拍出陰勁，馮曉彤雙手不受控制，薛克甫地右手拍出打左馮曉彤左肩，馮曉彤直飛向台邊緣方至停下。馮曉彤道:「謝前輩手下留情，他日再領教前輩的陰陽手。」說後，竟自下台。原來剛才薛克以右手使出陰勁推開馮曉彤，否則馮曉彤怎站地身來。眾人為薛克抹過一把汗，誰知薛克突出奇招取勝，台下的喝采之聲自是不用話下。

隨風吹過，一塊樹葉悠悠地從窗口落房里.只見一人探頭探腦地望向聚武場，另一個卻躺在床上。「劉師弟，外面干啥這舨吵。」躺在床上的問道。那姓劉的答道:「花師哥，是各位英雄為選出盟主，正在聚武場上武。」那姓花的掙扎著身子想下床，姓劉的忙走過相扶。姓花的道: 「快！快扶我去看看！」姓劉的道:「花師哥，不是我不想帶你去，只是師傅有令，花師哥內傷甚重，不許你出外。」姓花的道:「劉師弟，你都說各位英雄齊集，只要我們小心點，師父不會留意到我們。難道你也不想去看看嗎？」姓劉的被說中心事，答道:「那好吧！」

  兩人來到聚武場，只見只有薛克一人站於台上。姓劉奇道:「為什麼台上只薛老前輩，不見人上台領教。」姓花的笑道:「傻子小，這是還不明白，薛老前輩何等身手，別人自是不想自討沒趣啦！」姓劉的問道:「那師父呢？」姓花的聽後都覺有理，無言以對。

   薛克自勝了馮曉彤後，見無人上台指教，便朗聲道:「還有那位英雄上台賜教？」見薛克乃是勁敵，早已想上台的曹劌見無人上台，回頭望摧花老叟。只見摧此老叟點金頭示意曹劌曹劌上台。曹劌甫出使出，登天式一躍十大高，輕輕地落在台上。曹劌露出這手輕功，台下之人無不暗叫慚愧，隨即喝采如雷。曹劌向薛克揖手道:「晚輩曹劌領教薛前輩高招。」薛克道:「好！」薛克眼見曹劌並不出招，知他想法。原來江湖上的比武規矩，若後輩與前輩交手，是前輩先行出招。薛克右手拍出翻天覆地直擊曹劌，曹劌使出飄零掌中的接花還迎，左掌上撩，雙一交，兩人各自退後一步。二人心中暗暗讚對方武功了得。曹劌不待薛克進招，腳底下已踏著流水步，掌上使上飄零掌。薛克驚問道:「你是余雲生的傳人。」曹劌答道:「不是。」說時一招翻飄化魄自左至右，自上而下的變幻無端的擊向薛克，薛克問道:「難道你使的不是流水步和飄零掌不成？」說時雙手以陰勁緩慢地隨著曹劌的掌法去路，曹劌但覺對手的掌法有股黏力。曹劌猛地一招，長瀑直下，避開黏力所及，隨即滿天星花，手掌揮動之快竟如築一面掌盾，進可攻，退可守。其實飄零掌當使得慢時,威力更為強大,只是余雲生在教曹劌時時間太短,故曹劌自己去領略,自是不易.薛克看得眼花亂潦亂，雙掌緩慢地齊出以剛猛之氣推向掌盾。曹劌突覺熱流襲手，隨既一招淡然無存，雙手並排胸前，緩緩向下，腳下不停著地如濤浪般急縱向後。只見曹劌的招式越使越快，而薛克的卻越使越慢。突然薛克一招驕陽無緣，抓向曹劌左右兩肩，直想把曹劌雙手扯斷。原來，克的陰陽手分有陰招和陽招之別，陰招以慢為主，可化招；陽招以快為主，卻是烈招。兩者相容使用，自得剛柔並濟之妙。曹劌突見薛克由極慢變極快，台下一片寂靜，靜得連一根針跌落的聲音也清楚的可聽見。眼見曹劌立有斷臂之禍，好一個曹劌凌空躍後十數丈。曹劌在空中望向摧花老叟，曹劌一驚只見摧花老叟的眼神流露斥責之意。曹劌驀然地想起昨晚摧所諗的口訣「以動止靜，以靜制動;無勝有,化萬千,隨意也.」曹劌晃然大悟，雙手低垂，竟如不像打斗中。只見薛克隨身即至，一招沉陽斷流急摧擊至，曹劌隨手一揮，已將這招化解。薛克大驚，一招緊似一招地擊進，曹劌依然隨意揮手投足，竟不似是什麼招。薛克越斗越驚，生平何曾遇過這等對手，遂轉陽為陰，緊守門戶。曹劌舉起右手自上向下拍向薛克，薛克依然以圓環陰勁牽制曹劌。曹劌的右手正當接觸到時，薛克以為曹劌右手以為己的陰勁所牽，正自高興之際。突然，波的一聲，薛克經以中掌，直飛向台下。如此一來，莫說台下的人不解，就連薛克也甚為不解。原來正當曹劌的右手被薛克的陰勁所牽之時，曹劌突然把右手縮入衣袖，所以薛克所牽的乃是曹劌的衣袖，曹劌隨即以斷脈拳的破天驚石直擊薛克身上。

此時，曹劌見摧花老叟對己微笑，顯有嘉許之色。曹劌走到台下對薛克說:「晚輩師承風行雲，剛才晚輩無禮，還望前輩恕罪。」薛克驚呀道:「難怪你小小年紀便有此修為，真的長江後浪推前浪。」說後竟自離去。

「狗賊，教我今日撞着你，今日我要血債血償。」姓花的指著曹劌說著。張德敬吒喝道:「正桂，誰讓你胡說的。」姓花的哭道:「師父，師弟們和師妹都是被這狗賊所殺的。」曹劌此時才認得這姓花的乃是他與杜月兒在微山湖談心時,前來搗亂的後被己打落河的那什麼花師哥.曹劌驚道:[貴師弟當真死了.]花正桂怒道:[你做的事自己最清楚.]原來當晚,曹劌把這花正桂的師弟妹點穴後.因杜月兒的隨從到至,故先走一步.曹劌卻不知後被他點穴的人卻給那些隨從所殺.而花正桂因被曹劌踢入河反而因禍得福,逃過一死.曹劌然道:我沒有.花正桂道那有人會認自己殺了人.曹劌雖然生活聰明,畢竟江湖閱歷少,這一驟變,曹劌竟自無言以對.

此時,曹劌望向張慫敬,只見他兩眼充滿血絲,說道:[曹少俠你當真是杜基的人.]曹劌聽後大驚,這一驚竟比花正桂說的更甚曹劌心中微感不安,道:[晚輩不明白張大俠所言,我和杜姑娘相見,跟杜基又有何關係?]張大俠見曹劌說得真切,問道:[你當真不知那女子是杜基的義女.]曹劌此時的心如墮深淵,震著大聲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拔足便奔,不一會兒,聲音漸微,顯然已去得老遠.

這一驟變,群雄都是一呆,花正桂大聲道:[師傅,干啥你不拿下他?]張德敬唉!了一聲,道:[我還不知兇手是不是他,眼下齊軍即至,大丈夫應以大事以重.]群雄聽張德敬的話,無不喝采.跟著有人道:[我看還是張大俠當上盟主較為適當.]說後,群雄又是喝采. 張德敬忙推說道:[我見識淺漏,實不是當盟主之才我看......]說看,望向摧花老叟坐的位置,誰知他早已不知所向.馮曉彤笑道:[我看還是張大俠當的好.]便是這樣聚武場一事胡鬧告終.

，,`，，,，，《
                    巧拾清白

這晚,清溪一樣地奔馳,瀑布不變地吐水,狠狠地把吐在一人身上,這人卻不已為以.這人正是曹劌,自他知道一直朝思暮想的杜月兒竟是杜基之女,待自是悲心不已.正自傷心之際,只聽得馬步聲漸近,曹劌以為是張德敬一伙的尋仇,正卻上岸之際,見到來的兩人不是誰,正是杜月兒身旁隨從的其中兩人,曹劌暗道:[這兩人或許同花正桂同門之死有關.]正欲躲藏,但瀑布下哪有可人藏身的地方.那兩人漸近,曹劌左腳向後退一步,奇怪的是左腳小腿.以下竟不為水所沾.曹劌伸手入瀑布內.又是一空.曹劌一喜.原來瀑布之後竟是一個山洞.曹劌乾脆走入洞內.

此時那兩人把馬牽到瀑布旁坐下.只聽其中一人笑道:[李兄弟,看來我們這下可以加官進爵啦!]那姓李的答道:[現在還不是,待出了魯國才可放心.金兄弟,城門便在不遠處,我們還是趕快上路吧!]那姓金的笑道:[李大哥,你未免杞人憂天了點吧!我們殺死張德敬之事還不是有個曹劌做替死鬼嗎?],曹劌怒想[:原來兇手這這兩人.]那姓李的問道:[金兄弟,你看那小子最後一招打敗薜克的是不是大帥的破天驚石.]那姓金的笑道:『大帥神拳無敵,那臭小子又怎會會使.』那姓李的道:『不過那臭小子的功當真邪門,幸好中途事故,否則大帥亦不易取易.』那姓金的道:『現下由張老賊當盟主自是更不用愁啦!』後來哈哈大笑.

　　此時,曹劌從洞中跳出,跟著哈哈大笑,那兩人驟見曹劌不知從何而來,如見

鬼一般大驚.兩人奔向馬處,未及上馬,劌甫地伸出兩扇大手一手一人抓著兩人背心隨後一拋,兩人跌落水中,劌急縱入洞內.那兩人在水中爬起,見到四下無人,不約而同地退到瀑布旁防守曹劌偷襲.倏地兩人腰間一麻,已被洞中的劌點中穴.他們空有一身武功又怎會想到瀑布後別有洞天,而劌不動聲色地躲在洞中,這樣的事情是平生未想.

　　劌把那兩人帶到張家莊門前,暗連內功道:『晚輩曹劌拜見張大俠.』正自商

議怎地『剎雞』的群雄,突聽劌到來,無不嚇然,面面相覤.

　　此時,劌只見大門打開,張德敬身旁的花正桂怒道:『惡賊竟自來受死嗎?』

劌如聽而不聞,道:『張大俠,晚輩和令徒之死實非一言一語所能說清楚.幸好

皇天有眼,讓晚輩擒下兩名杜基的手下,令徒之死亦為他們所為.』說著把兩人

推前.那兩人自知絕無倖免,不說一語.劌猜中他們心事,含笑道:『嘻嘻,若兩

位說出其中實情,我敢擔保兩位性命無憂.』只聽得張德敬道:『曹少俠既然

這樣說,我亦不便為難兩位.說他們是社基狗賊的狗爪我本是不敢置信,但』劌不待

他說完,已從那兩人腰間拿下令牌,遞過去.張德敬一見果是不假,道:『願

閒其詳.』那兩人見尚有一線生機如何不說,那姓金的道:『那晚我和兄弟們聲到杜小姐在微山亭發出驚叫聲,於是乘

船過去,誰知一到,竟見七個人,即是令徒,已被點穴,而小姐則呆在一旁,我的

其中五位兄弟護送小姐回齊國.而我和李兄弟則盤算怎地怎地處置令徒......

』說到這裏,那姓李的道:『最後我們因怕涉露行蹤,故決定殺人滅口.』張德敬

素來鎮定,但此時竟全身震動.一掌拍在門邊,登時陷下一片掌印.那兩人跪下,

道:『你們剛才說不殺我們的,大丈夫不應言而無信.』張德敬轉口一念,道:『罷

啦!罷啦!』說著雙手探前兩掌分別打在兩人琵琶骨,廢了兩人的武功.那兩人

萎頹在地下,恨恨地道:『謝張大俠不殺之恩.』說後,各自咬舌而死.這一驟

變,劌不知所以,畢竟他江湖閱歷不深,聽不出張德敬雖答應不殺那兩個人,但廢他

們的武功,直令他們比死更難受.劌此時方明白師父說人心險惡.

    　 只聽得張德敬客氣地道:『曹少俠,愚夫錯怪了你,請入內.』曹劌冷冷

地說:『令徒之死,我亦不能避過責任,我乃帶罪之身,不敢潛越.』說著

竟自長揚而去.

微山解情當月下  復仇毒火毁張家
曹劌信步地奔,漸漸地只見越來越多柳樹.柳樹撓湖岸而生.曹劌望著湖,

一樣光亮的亭子,這正是微山湖.劌黯然地提蕭低奏,蕭忽高忽低,忽喜忽

悲.

　『劌兒,干啥發愁.』說話的正是摧花老叟.曹劌頭也不回地道:『摧花

前輩,世間情為何?』摧花老叟答道:『情字之所為情,即有時猜不透,無時想不通.』

曹劌道:『請前輩詳解.』摧花老叟黯然地道:『何謂情?既意也.心中想什麼,

便做什麼.無論有情無情都是情,唯有隨心隨意意無盡.』曹劌轉過頭來,問道:『請前

輩指點.』摧花老叟哈哈一笑,奔走著道:『紅塵絲絲斬不斷,情關綿綿無盡時,有

情無情本同根,隨心隨意意無巔.』說後,人影已不見.曹劌恍然大悟叫

道:『多謝前輩指點.』其實情愁意解,何必理會對方身份,地位.

　　此時曹劌心中括然開朗,蕭聲稍為一變,正是『清揚曲』.隨著蕭聲的起

落,驀地竟有琴音的和應.曹劌一喜,向亭中叫道:『月兒,是妳媽?』亭中的

紗簾青開,露出個頭來,這人不是杜月兒是誰?

只聽得杜月兒喜叫道:[曹大哥!]跟着一艘小船緩緩而至.正當船離岸還有十來丈, 曹劌已身處空中,輕輕地落在船上. 曹劌笑道:[紫姑娘,我們又見面啦!]紫容笑道:[曹大官人,怎生一見面便輕佻起來?] 曹劌笑答道:[我輕佻只在妳一人面前.] 紫容笑道:[我怕你是見了小姐才會正經起來.] 曹劌被說中心事,含笑不答,吹起蕭來.

    不一會兒,船已到亭, 曹劌吹起着蕭走入亭子,微笑不語,坐下與琴和奏.只見蕭聲忽高忽低,已不是[清掦曲],似是跟杜月兒談心一般.琴音低緩,似是在安慰曹劌一般,又似在撒嬌.

    斗然,發出刺耳之音,琴音已停.原來是杜月兒的琴弦斷.杜月兒說道;[曹大哥,你帶我走好嗎?] 曹劌又驚又喜,道:[月兒,妳走了,妳爹怎生是好?]杜月兒哭道:[我知我爹做了不少錯事,但我總是勸他不得,於是我便出來走走.] 曹劌見她對己全無隱瞞,道:[月兒,眼下魯國的人都想殺妳爹而後快.]言下之意,他也在其內. 杜月兒說道:[哥,他日若真有此日,你可以放我爹一條生路嗎?] 曹劌自生八陣竹林到下山後,所聽所盡是杜基之惡行,早已下決心除之.此時, 曹劌見杜月兒哀求, 杜月兒跌下的每一滴淚,直似是重鎚擊他身上一般. 曹劌柔聲道:[我的好妹妹妳別哭,我答應妳便是!]

    [小姐!曹大官人!你們出來看,城西起火啦!]紫容在船上叫道. 曹劌和杜月兒忙出來,只見城西紅透半邊天. 曹劌見起火處正是張家莊. 曹劌忙上船,接過船槳使勁地滑水,船登時如箭般飛向岸. 曹劌叫道:[月兒,我先前去看看,妳留在這!]

    不一會兒, 曹劌已到了張家莊,一些人正在救火.只聽得莊內慘叫連聲,當中夾雜打鬥聲. 曹劌踢門而入,只見遍地横尸,當中竟有三個是月兒,有的正自呻吟.來到內堂,只見馮曉彤和張德敬各自與杜月兒的另兩名隨從打鬥.只聽得張德敬:[狗賊,在酒菜下毒,算什麼英雄好漢.]說着手上竟不停下.那人答道:[你們殺了我的兩名兄弟,我便死都要報此仇!]原本,他們謢送. 杜月兒回齊,但遲遲未見另外兩人,跟上,故又折返!正因如此曹劌和杜月兒方能再次見面.後來查得他們的兩個同伴被張德敬了武功後自殺,故他先在張家莊的酒菜上下毒.

    只見馮張二人身子搖搖欲墜,顯然已中毒. 曹劌甫地嘯一聲,那兩人大驚,馮張二人卻大喜,跟着倒下.那兩人一人一拳擊向馮張, 曹劌的身法何等之快,伸出雙手格開二拳.那兩人見來敵武功高深,卻竟是一名少年,無不驚嚇. 曹劌此時武功已逹隨意, 曹劌腳踏流水步,使出一招花落無涯,兩齊驚道:[飄零掌!]没錯! 曹劌使的正是飄零掌,當中還夾雜着隨意意態,直迫得他們手忙腳亂.那兩人的數十年修為竟自不弱,否則杜基都不會命他們保護女兒.兩人眼見曹劌的掌法飄忽不定,立即穩住腳步嚴守門戶,且逐漸退出內堂, 曹劌見一時三刻不能制服他們,但張馮二人身上的毒卻不能延誤. 曹劌故意望向出面,叫道:[你們快放下杜月兒!]那兩人一驚回頭看.就在這一瞬間, 曹劌哪肯放過機會,隻拳分別以裂骨斷筋擊中那兩身上.只見那兩人直飛出內堂外,一動也不動. 曹劌走過去從他身上搜出一樽藥丸,猜是解藥.

    曹劌眼見火勢漸大,忙入內把抬出大門,其餘未死之人早已被救火的人救出. 曹劌叫他們幫忙把解藥分給各位.

    張家莊是城中首富,張家莊起火死人一事更震遍魯國,但曹劌的聲望卻如日中天,有人誇張描述曹劌之本事,有的更離譜的是說曹劌是天兵神將!不久, 曹劌的名字更傳到魯莊公耳邊!

                  決戰城墻上  火燒齊軍營
翌日,曹劌被召入宮.來到大殿,只見滿朝文武百官分立兩旁,坐在高高的胖子,想是魯莊公了.只見他兩眼無神,樣子憔悴,想是近日來為齊軍一事煩惱.

曹劌微微欠身道:『不知陛下可有作戰的勝算?』『小奴才,見到陛下還不速速跪下!』說的是魯公身旁的一個太監.曹劌笑道:『小奴才罵誰?』那太監回道:『小奴才當然罵你.』曹劌笑道:『小奴才罵你,你不說我就知道了,不用說,癈柴!』那太監大怒,喝道:『小雜種,你不想活了,可知我是誰?』原來那太監名叫安平,是魯公身旁的太監,深受寵愛,平日在朝中作威作福,朝中大巨都不敢犯之.誰知現在給一名草民所侮辱,如何不怒.曹劌向來獨我獨行,這太監礙得什麼,看他行為驕橫,有意羞辱一番.曹劌答道:『癈柴一根.』安平吒道:『從沒有誰膽子這口如氣跟我安平說話的.』曹劌不待他說完,回道:『當然沒有人跟你說話,又有誰會跟根柴說話的.』曹劌隨即故意大怒道:『閹柴,我來參見陛下,陛下尚且沒有甚麼不滿,你卻有意凋難,難道你自以為是陛下不成?』安平聽後『這...這...』回頭望向魯公正怒視自己.知道今日這個啞蓮是吃定的.安平忙下跪,急道:『陛下,您別聽這小...這少俠瞎說,我對陛下是忠心耿耿的,絕不敢......』安平未說完,魯公微微道:『閉嘴,給我滾!』魯公的語氣難平和,但自有一股令人難以違抗的威嚴.魯公回頭向曹劌道:『曹少俠,今齊國欲侵我魯,但敵國強,刻日便到,寡人殊無勝算,敢問少俠可有應對之法?』魯公的一言一語竟把剛才胡鬧氣氛壓下.曹劌正想回答之際,突然一名士兵進入急道:『啟稟陛下,齊軍已在城外三十里處.』魯公急道:『齊軍這等快,你先退.』說後回頭望著曹劌.曹劌漫不經意地說:『小人定當竭盡所能.』魯公黯然道:『事已至此,寡人亦別無他法.曹劌領命,今封你為鎮國大將軍,立刻奔赴前線,擊退敵軍.』曹劌下跪道:『末將領命.』
翌天,杜基率領三十萬大軍壓境,只見城門打開.一個老人正在掃地.

尤如不知齊軍將滅魯一般,如斯自在.杜基暗想道:『不知魯軍有何陷阱在前,我且看看形勢再定.』突然,蕭聲一起,杜基大驚,蕭吹的正是其師傅風行雲所作的(清揚曲).他又怎會想風行雲己把畢生所有傳於曹劌.只聽我杜基說:『師傅您老人家可好,徒弟掛念得很.』曹劌知道他以為自己是師傅,於是把蕭吹得高亢,就如責罵杜基背叛師門一樣.杜基聽得更驚,震著嘴唇道:『徒兒不敢打擾師傅,先行離去.』於是杜基率傾大軍退到城外二十里處.

曹劌不費一兵一卒便使齊軍自退一事傳遍整個魯國,一時名聲大噪不話下,更得魯公的賞識.

『開心啦!驕傲吧!很快你便不能再風光啦!』一把悽妒的聲音自一所房子傳出.說話的正是安平.那日安平因與曹劌口鬥而令魯公發怒,以致身敗名裂,受著別人的嘲笑.他認定是曹劌所累.

這時,他正自寫封信,一邊寫一邊咒罵曹劌.他信裏所寫的是透露著魯上國的虛實.他一連寫了七封同一樣內容的信,然後把信分別縳在七隻鴿的腳上,再把白鴿關在籠中.安平悄悄的走到城牆下的一角,他先把籠中的六隻白鴿放出, 白鴿紛紛飛出.安平用手抓著一隻.

嗖!嗖!嗖!嗖!嗖!嗖!六隻白鴿一起趺下.原來萬手觀音馮曉彤之傑作.跟著有一名男子走到白鴿趺下之處,除下信回頭向馮曉彤及其餘四名男子說:『你們過來看.』這六人的出現乃是安平始料不及.這時,安平不動聲色地放走手上一隻白鴿.那拿信的人說:『豈有此你!』他們正在留意信中內容,還未發現正飛走的另一隻白鴿.安平怕他們一發現,自己便前功盡癈.說道:『哪來的六隻狗,竟敢打死我的白鴿.』那拿信的喝道:『這信是你送的?』安平的說道:『是又怎樣?』馮曉彤罵道:『可惡的狗賊,可惡的賣國賊!幸好上天有眼揭發你的奸計.』安平手指向城外遠處的天空,說道:『還有一隻未被打下.』馮曉彤氣得氣急敗壞,喝道:『待我把你交給曹兄弟,看他怎料理你.』

    時已至晚,街上不時有狗吠聲,城中的人民都已進入夢鄉,但有一個人尚未休息,他正自研究地圖.只見一名士兵甫進,道:[將軍外面有個自稱張德敬的帶着幾個朋友求見!]曹劌道:[請他們進來!]只見張德敬和馮曉彤一進來便握着曹劌的手,道:[曹兄弟,你老哥老姐我來見你啦!]自那晚曹劌拯救張家莊後,張德敬對曹劌已如兄弟般相待.

此時,曹劌見到安平,問道:[張老哥,你有與這人來往嗎?]說着手指着安平.張德敬怒道:[才不是.]於是把六一樣內容的信交給曹劌.把他如撞到安平的奸計.曹劌聽到最後,把手中的信丟在地上,怒喝道:[該死的閹賊!]說後一掌拍在

安平頭上,登時腦漿迸發.

    張德敬何曾見過曹劌這般的怒,勸道:[兄弟稍別動怒,我來介紹,這四位正是黃口四傑,擅長於挖地道.]只聽得黃口四傑笑道:[這只不過是小孩子玩泥沙而已,若曹將軍用得着我們兄弟的,只管出聲便是啦!]曹劌見他們的樣相竟似一樣,顯然是四胞胎,但想不到說竟是異口同聲.曹劌笑道:[多謝各位!我曹劌感激不盡!]說後便商議明天的作戰策略.
城外二十里處,軍營連綿在一起,燈火刺眼,直似一條橫卧的火龍.而眾營中間拔地而起有一個大營,營中冈一人正自左右迴返.只見他兩鬢斑白,皺眉下兩目飽滿有神,口中喃喃自語,,顯然是焦急的樣子.這人正是齊軍大帥杜基,他向來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他師傅一人,現在他以師傅正在魯國,叫他如何不焦急.

此時,一名士兵甫進,道:[啟稟大帥,營外發現飛鴿傳書.]杜基接過信,把信看後,大笑道:[不是師傅,當真天助我也.]那士兵見杜基剛才才皺着眉,但看了信後竟如此開心,不知信中是什麼內容.

翌日,杜基率領大軍壓境.
轟!轟!轟!鼓聲大作,只見二十萬齊軍在魯城下搖旗吶喊. 曹劌在城頭見這等聲勢,不禁暗暗心驚.只聽得杜基說道:[曹師弟,咱兄弟倆本是同門,何必刀劍相見,眼見魯國必敗,不如你過來我方,榮華富貴包你享之不盡!]原來昨晚杜基看了信後得知吹蕭的是曹劌,而已吹蕭的正是[清掦曲],故想到曹劌是師傅另收的徒弟. 曹劌暗運內功,道:[你早已被師傅所逐,我不敢稱你為杜師兄,何況一君不侍二主,道不同不相為謀.杜大帥美意,心領啦!] 曹劌的一言一語齊魯士兵都聽得清楚,杜基暗驚道:[他小小年紀便有如此修為!]

    杜基大聲道:[好!既然曹將軍如此,本帥不便相留!]隨說道:[大伙兒上!]只見齊軍分為七批,前兩後三二,前兩批齊軍各自手執盾牌,阻擋着魯軍射來的箭,後左右兩批各自拿着長梯,中間的十數名士兵托着一根長柱,當差不多到城門時,前面的盾兵分開一個缺位.轟!的一聲城門被撞得震動!梯兵當差不多到城墻邊時,甫地散開,各自把長梯架在墻,隨即攀上.

    城下的忙,城上的更忙,只聽得曹劌大聲道:[縱使今日命喪,但殺得一個相抵,殺多個賺一個!]此言一出,城頭上的士兵紛紛喝采.個個都奮力抗戰. 曹劌見城快抵擋不住,回頭向馮曉彤道:[馮大姐,妳先把敲門的柱兵料理.]馮曉彤道:[包我身上便是!]說着左手一掦,先死去六名柱兵,跟着右手又是一掦,剩下的柱兵也死去!

    正自微笑的杜基眼見城門快被撞破之際竟被馮曉彤所阻.站起身來接過身邊士兵的長矛,起勢地射向馮曉彤, 馮曉彤正自攻擊門下的士兵,沒見到這甫來的矛.直至矛離馮曉彤身只有二丈左右, 馮曉彤聽到矛的破空之聲,但想要避開已是不能!

    呀!的一聲,正自抗敵的曹劌一聽大驚,只見馮曉彤徐徐倒下. 曹劌走到馮曉彤,抱着她,哭道:[ 馮大姐妳怎樣?]說着手按着馮曉彤輸入內力. 馮曉彤笑道:[曹兄弟,別浪費你的內力,魯國存~~~亡靠~~~~你~~~~~啦!]說後就此死去!

    曹劌從她身上拔出長矛,轉頭大叫一聲,一支長矛投向##,跟着從地上拾起一矛射出. 全埸的士兵聽見曹劌怒吼,跟二矛急速射向杜基,眾人像忘記了打仗一般. 曹劌盛怒之下投這兩矛之力何止千斤. 杜基見來勢奇勁,哪敢相接!避過一矛,隨即聽到呀!呀!呀!呀!呀!五聲,原來是杜基椅後的五個士兵.跟着魯城上下的士兵無不喝采.

    杜基眼見不能避過第二矛,迫得側身伸手去接,速!的一聲, 杜基竟自拿矛不住,跟着又聽到呀的一聲,矛的餘勢射死一人.眾士兵素知杜基打遍齊國無敵手,但現在竟折在一名少年手上,不覺嚇然,哪有初時的高昂氣勢. 杜基見此狀況知道不能再戰.於是揮軍回營.

    曹劌黯然地把黃土蓋在馮曉彤身上,恨恨地道:[馮大姐,我不殺杜基誓不為人!]

    曹劌回到將軍府,只見張德敬滿面笑容,道:[曹兄弟,直到齊軍的隧道已完成!] 曹劌喜道:[當真這等快!]跟着落下淚,道:[小弟無能,不能保護馮大姐.] 張德敬聽後大震,道:[馮大姐~~~~她~~]曹劌答道:[她~~死了!] 張德敬和黃口四傑皆黯然張德敬道:[但眼下是先擊退齊軍為重,曹兄弟你欲何時出擊!] 曹劌道:[趁今日之勢,好讓我們來個乘勝追擊,今晚吧!] 張德敬答道:[好!今晚必要殺掉杜基狗賊!]說着把地道的地形圖拿出來研究.原來曹劌自知魯國兵力遠不及齊,故想從地道來個突襲,而何以一日之便完成地道,這便全賴魯國人民的幫助.人民一聽到要挖地道,便如群蜂紛紛拿着泥靶鐵鏟來幫忙.正是舉國抗敵!
這晚齊軍營依然的光亮,一切就像沒變的一樣.沒錯!地上是沒變,地下卻是不得了,只聽得腳步聲連連.不久曹劌, 張德敬和黃口四傑分別帶着士兵齊集到齊軍營下.只見聽得曹劌說道:[張大哥一隊先去齊軍糧倉下,燒掉他們的糧倉.黃口四傑一隊到各個營中放火!我便到杜基狗賊處跟他一決高下!] 張德敬說道:[曹兄弟你自己可要小心,杜基的武功號稱打遍齊國無敵手.] 曹劌嗯的一聲答道,竟自走向杜基的營下.

   只聽到急速的腳步聲進入營中,隨聽到:[啟稟大帥,糧倉起火!] 杜基驚道:[何以起火來?]那人道:[末將聽守倉的說是無故起火.] 杜基急怒道:[何以無故起火,快傳令命人救火和搜出敵人.]作戰時,糧倉對作戰最為重要,一旦被敵毁去,自是不戰而敗,叫杜基如何不急.跟又有一人走入,急道:[啟稟大帥,各營起火] 曹劌暗暗讚道:[想不到他們的行動竟如此之快!]只聽杜基急道:[快去查查營中有否敵人混入!] 曹劌在下面暗暗好笑.隨即走出地道口, 曹劌見剛說話的出來後, 曹劌走到杜基營中.只見杜基正背着自己, 曹劌不欲偷襲,怒道:[啟稟大帥,你要死呀!] 杜基聽後大驚,回頭望見是曹劌.

   曹劌一招開門見山打過去,只見杜基又是一招開門見山,轟的一聲,兩拳相抵,兩人各退一步.但杜基武功修為何等老練,隨即一招神拳分岳直劈過去,眼見避無可避,一招舉火撩天,誰知杜基下劫奇大, 曹劌竟是抵擋不住,被杜基壓得半矮着身子.突然曹劌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後微斜,順道借着杜基之力勢,甫地向後滑去!原來若習得隨意武功會令自身的本能增加. 杜基問道:[這是什麼功夫?]他以為這是師傅後來新創的武功. 曹劌微微站起,雙腳先後張開,左手度在背後,右手來個請招式.只見杜基一招拳拳相受,甫地似有無數的拳擊向曹劌. 曹劌對這斷脈拳了然於胸,雖拳可以在敵人前方的任何一個方位打來,但打來的只是一拳,所以曹劌並不理拳的來勢,只留意拳的來向.突然,正感到在胸前的一拳勁力有異,隨身子向後倒下, 杜基這一拳打了個空,急使下墜式.誰知曹劌的左腳一勾扣着杜基的右手,隨即右腳一蹬,全身離地.跟着連環四拳斷脈拳,甫地身子向後卧右腳直踢,左腳鬆勁,這樣兩人便在空中分開,不同的是曹劌落地後飄逸離去,杜基橫卧着一動也不動.

                      尼庵寺

經此一驛,齊國大敗,元氣大傷,魯復得保存,而杜基不知何故死於營中更傳遍齊國.

   這一日, 曹劌被召入宮,魯莊公見到曹劌,上前握着曹劌的手,道:[若不是得將軍出奇術,我魯才能得勝,像將軍這人才,實乃國家之福!曹將軍,要什麼即管開口!] 曹劌拱手道:[這次我魯能得勝,全賴陛下仁政所致,若非如此,人民不幫忙挖地道,地道不能及早挖,自是不知是勝是敗,所以希望陛下都能施仁政,這便是最好的賞賜!]說罷竟自離去.

   曹劌剛出到宫外,只見紫容急急剛來,急道:[曹大官人,不得了啦!小姐要在城東的尼庵寺出家哪!] 曹劌一聽大驚,急急前去尼庵寺.

   不久, 曹劌沖入庵內,只見一名女子已被削光了頭,那女子回過頭來,卻不是杜月兒是誰. 曹劌一呆,道:[月兒,為什麼?]杜月兒緩緩地道:[施主貧尼斷塵.] 曹劌道:[妳是不是怪我殺了妳爹?]杜月兒道:[貧尼沒有怪施主,貧尼義父一生殺人無數,貧尼生前勸他不得,出家後為他諗經不是更好的做化嗎?施主還是忘記死去的人吧!] 曹劌聽後掩耳奔出~~~

   正是堪破三春景不長,惱衣頓改惜年妝.
